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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者在小说中，以一个小字辈的视角，运用了白描手法，重

点采用梦与独白、独白与梦交替出现的形式，叙述了一个边远村

落桃庄的完美主义者“九娘”的一生。其间，因九叔生理缺陷，不

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故编织出了两个时代，或更远点三个时

代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依稀旧梦
　　　　——序冷启方长篇小说《我的九娘》

　　　　□赵剑平

　　　　因走得匆忙，我把还没来得及读完的《我的九娘》的稿子遗

忘在办公桌上。没想到，我到北京没几天，冷启方把《我的九娘》

的拷盘又特快专递来了。我对《我的九娘》有一种幽灵的感觉。我

所以答应给《我的九娘》写一点文字，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

作者是基层文联的。文联工作不好搞，没有硬的指标和任务，而

文学艺术又是不甘寂寞的东西，尴尴尬尬的，要找事情，然后找

钱，有时候还要搭进去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冷启方在这种情况

下还能够写长篇小说，可喜可贺。二是这些年长篇小说创作活

跃，遵义也不例外，省两次招投标，正安县的王华和桐梓县的邹

德彬分别榜上有名。但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做多少工作。比较而

言，中、短篇小说的的创作，投入精力少，见效快；而长篇小说的

创作，则意味着一种较量，跟自己生命的较量，跟时间的较量，跟

艺术功底的较量，跟经济实力的较量。可以说，除了这片乡土积

淀深厚的文化熏陶，没有一种文学的使命意识，这种较量也是不

可能持久的，如果有人把这种较量仅仅归为名利的诱惑，那实在

是一种肤浅。历史上，远如曹雪芹，近如老舍，因为不同的原因，

都没有完成这种较量而留下旷代悲歌。所以，从长篇小说创作的

繁荣，可以看一个社会的取向和一种文化的气度。衣食无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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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的创造；百花齐放，也才能够著书立说。但这之间，只是一

种自然条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长篇小说创作，最终还要

靠创作主体自身对这个时代的把握，靠创作主体自身审美的追

求。选择长篇小说的创作，实在地就是选择一种命运。我对那些

从事长篇小说的朋友，无论成功与否，始终都充满一种敬意。

　　　　《我的九娘》不过十万多字，应该算一个小长篇吧。时间跨度

虽牵涉一个人的一生，但故事并不复杂。瓦氏家族的桃园，身体

和头脑都不健康的九叔娶了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九娘。既要维护

家族的体面，又要满足本能的欲求，九娘先后与家族中两个叔伯

弟兄瓦正阳和瓦正奇偷情，并先后生了女儿桃叶和儿子乔皮。瓦

正阳和瓦正奇在桃庄都是人中之王，一个先前是生产队长，一个

后来是村长，两强相争，自然免不了九娘的周旋，并最终和解。而

几乎一种大团圆的时候，九娘却被人暗害，不明不白地结束了一

生。小说中两个主要情节，一是文化大革命瓦正阳斗瓦正奇，一

是土地承包的时候瓦正奇阻止瓦正阳承包桃园，都是九娘“软索

套猛虎”的实施和上上下下的奔走中得到化解。显然，作者想通

过九娘这个人物的塑造，表明对生命的一种态度，以改善生存空

间的一种理想，而桃园非“世外桃源”桃园也是一个社会，有人间

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有历史，也有未来。作品的基调是积极

的，而九娘这个人物也有一定的真实性。

　　　　这里，还值得一提“后来成为作者的九娘的侄儿”。这个忽隐

忽现的幽灵般的人物，虽然对事件的起落并不产生任何影响；但

他的存在，却为整个叙述提供了一个视角。而且，随着视角的变

化，表达空间也变化，为多方位塑造人物创造了条件。作品中。主

人公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就是这种转换的结果。同时，这个人物

的设置，哪怕是一种技巧的安排，却为作品蒙上了一层色彩，一

层思辨色彩，也客观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在长篇小说中，尤其



是那种呈线性发展的情节，视角的切入和转换，无论从叙述的节

奏，还是从阅读的感觉，都是很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基本的

结构有了以后，选择哪一种写法，并运用自如，的确可以决定作

品的成败；这就好比一幢建筑，成败也常常是由它的式样和色彩

来决定的。尽管作品在这种选择上有一些凿痕，但作者大胆尝试

的精神难能可贵，而且，《我的九娘》最初吸引我的，的确也是这

种东西，它给一些平常的情节和人物披上了一件外衣，飘飘若

仙，如梦如幻，让人新鲜，并为之一振。

　　　　作序，无外乎两个意思，一是为人，一是为文。为人而序，少

不了溢美之辞。为文而序，则应该说出来作品的真实。就我读到

的《我的九娘》的缺点是明显的，比如，性描写较多，也太露，这直

接影响了作品思想的开发和深化；而语言文字方面，还显粗糙，

作者在这方面还要下功夫。当下，有高中生，甚至初中生写小说，

动辄几十万字的长篇，而且一印就是几十万册。我前两天和几个

朋友在饭桌子上讨论这个问题，觉得这种现象的背后如果没有

商业炒作的话，那是很危险的，这意味着一种文化危机，一种文

化断代的前奏。但作为一个成年作家，功力的深厚扎实程度，永

远是决定他创作前景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还是要说《我的九娘》是一部很有特点的作品。

　　　　２００４．９．１９北京



　　　　１、这个夏天，蝉也好，知了也好，它们都在断断续续的啼

鸣，那声音却慢慢浸入了人们的心扉，是那样的婉转而绵长。不

像九娘，九娘已经守在九叔的坟茔旁整整哭了两个下午了，如果

再哭，就是三个下午，或四个下午，等等。然而却一直没有哭出个

标准来着。就像哭一只鸭子，或哭一条死鱼，等等。原因何在呢？

你就直接问九娘好了。

　　　　九娘是九叔的妻子，现在通称老婆，这一点不假。如果不是

九叔的存在，那就不叫她九娘了，起码应该是大娘、二娘、五娘、

七娘、十娘，等等。叫九娘，不光是桃庄组（以前叫生产队）瓦氏家

族的荣幸，更是四奶奶她老人家的荣幸。

　　　　想当年，四奶奶一口气为四爷爷生了八个女儿，个个如花似

玉，金枝玉叶。当时四爷爷就对天发誓，要是哪一个女儿有半点

闪失，或不如意的地方，他会叫她粉身碎骨。

　　　　可惜呀，这些女儿当中，没有能让四爷爷挑剔出星点儿毛病

的。从另一种角度看，又让四爷爷无不感到欣慰、自豪和骄傲。

　　　　四奶奶为了生儿子生得都有些疲惫了，便试探性的问四爷

爷：还生吗？

　　　　四爷爷张圆了张飞眼，立起一撮胡须，叉开双腿，劈柴似的

炸出一句叫人毛骨悚然的话：生，一直到跟老子生出一个儿子为

止！

　　　　四奶奶会心一想，生孩子是辛苦一点，但生个儿子来，也是

她这一生的最大骄傲。某种意义上讲，生孩子对他们家已经成了

一项非大可小的工程了，四奶奶便毫不含糊的把这项工程应承

了下来，说，生就生吧！

　　　　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四奶奶就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昼夜

不停的，让四爷爷把那根梁枰杆样的东西，尽情地往她下身那儿



插。他们插的是精气神儿，插的是鲜血和生命。四爷爷神气十足

的说，这次播种，四奶奶表现不错，收获一定会很好。四奶奶虽然

没有说什么，但脸上绽放出了一副灿烂的笑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像滔滔大河里蹦出了一条鱼儿一

样，从四奶奶的胯下，蹦出了一个顾名思义为婴儿的东西。就是

我们的九叔。

　　　　九叔刚刚坠地就纰漏百出，首先是不会啼哭；然后就是头顶

冲出一根血柱子，像化学老师做实验时，在试管里盛满了红色液

体，而又将盛满红色液体的试管反盖在人的头顶上一样；最后是

九叔的左脚大母趾旁，醒目地多长了一根大母趾，大小一致，界

线分明，让人琢磨着，分不清到底哪一只可以确定为大母趾⋯⋯

四爷爷用一块粗布把九叔裹起来端着，说：怪物，真他妈的怪物！

　　　　至于九叔后期的成长过程，无可置疑，肯定是无比的艰涩和

困难的了。四奶奶从昏迷中醒来，她透过昏黄的灯光，接过四爷

爷手中纰漏百出的儿子，惊讶地叫道：怎么会这样呢？我的天啦！

然后她又用哀求的、试探性的口气向四爷爷讨饶似的说：这东

西，还要吗？

　　　　四爷爷也环顾四周昏黄的灯光，然后哀声叹气的说：算了

吧，我们都不能再拖了，就让这小孽种活下来吧，再拖，肯定还不

知会生出牛尾巴、猪尾巴的东西来哩！可恶，真的可恶！尽管四

爷爷的话来得多么尖酸刻薄，但归根结底还是让这个怪物活下

来了。这样说来，四奶奶和四爷爷对九叔算是天大的恩赐了。可

以说，这次对九叔的宽大，四爷爷是出现了奇迹。通俗地讲，出现

这样的局面，四爷爷是会把这小怪物扔掉喂狼的。四奶奶当时就

感动得热泪盈眶。四奶奶像做错了事后得到了原谅一样，很感激

的说：让他留下来吧，我会好好喂养他的，可能他还是我们的福

分哩。



　　　　四爷爷有些气愤地说：放屁，他也算福分，把他留下，才是他

的福分哩！

　　　　四奶奶也没跟四爷爷争。于是九叔就被这个世界光荣的留

下了。

　　　　九叔也不是省油的灯，三天之内，那条粗壮的血柱子争气地

消失了，可是四爷爷事隔不久，却生了不治之症——淫弱，悲惨

地离开了人世。他真像一只蜂子，没有了蜇子，就会死去。在四

奶奶的心中，他就像一只心爱的蜜蜂，甜蜜了别人，却毁灭了自

己；或像一只荆棘鸟，歌歇而生命止。

　　　　四奶奶像中国所有的寡妇一样，千辛万苦地把九叔拉扯大，

这真不容易哦。那时四奶奶经常跟饥饿和寒冷滚打在一起。作

为女儿们，她考虑得太少了，可是九叔，却成了她的心头肉。让她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四奶奶在最后的关头，只剩下一只玉镯了。她常常掂着玉镯

默想，这只玉镯一直代表着四爷爷的希望。四爷爷临死前就嘱

咐：不管怎样的紧急关头，都不能卖掉玉镯。因为这个玉镯是传

宗接代的信物，是他们家血系的标志，只要信物还在，那么这家

人就没有与这个世界脱钩。四爷爷的话像铁撬一样硬，不管四奶

奶再怎样模糊和混沌，都不能忘掉四爷爷临终前的叮嘱。从而四

爷爷的叮嘱，又成了四奶奶保护好玉镯的理由。我们纰漏百出的

九叔，一直都没有知道四奶奶藏有这样一块心病。换言之，知道

了又怎么样呢？

　　　　九娘嫁到桃庄这天，已经是六五年了，这是一九六五年的秋

天。人们都通俗的认为，秋天是最适合婚嫁的季节。一路的唢呐

声把九娘的心吹得动来荡去的，那时候的婚姻依然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没有彼此交流，甚至彼此连面也未见过，可以说，还是

躲在社会主义社会背后，继续走封建主义社会的婚姻道路。九娘



不认识九叔，也就是其中之一，九娘不计较，她为什么要计较呢？

　　　　年轻的九娘，矮矮敦敦的；脸很宽，黑红黑红、油亮油亮的；

最煽动人心的是九娘鼻翼处到嘴角处的那一对小括符，打那瞧

去，你就会被自觉不自觉的概括进去了；九娘双眼皮，眼珠子挺

亮，又很活动，只要稍加挪动，那种性感的味道也就应运而生了；

九娘眼角处时时流露出一种笑意，只要将眼角处象征性地一动，

整个的脸就会被勾勒成一幅菊花图，或一幅芍药图；九娘保留的

两条又粗又短的辫子，就犹如保留循环小数的循环节，永远拉不

长，也永远缩不短，如果人们靠近她，那也方便透了，可以随手抓

住这两条粗辫子；九娘的嘴巴稍显大一点，但当她张开嘴巴的时

候，露出的那排牙齿，却是整整齐齐白白净净的，使你感觉很是

适度，那副薄薄的、肉肉的、约显紫红色的嘴唇，总是常常出现着

一种莫名的颤动，从而会使你产生亲她一口的念头；九娘的整个

胸脯被高高隆起的乳房衬托得格外明晰，或叫人用手侍弄它一

下也不妨；九娘的腹部总是均匀地起伏着，很是迷人，整个过程

就像海河里生起又降下的波浪，让你总想磕碰它一下⋯．．

　　　　当然，我们作侄儿的是不能妄自讨论九娘稀稀疏疏的几根

腋毛，卷曲得像一网钢丝或像一圈永远也不生锈的铝线。更无从

谈起九娘的下身是多么的丰满和线条，让人百看不厌。当侄儿的

只对九娘作过一些皮毛的研究，不敢妄自菲薄的对一个长辈多

加联想、想象或夸张。还是请诸位客官问问我们桃庄五十出头的

瓦氏家族的人们吧！兴许，他们会给你满意的答复，至少会为你

提供许多有关九娘生平的资料。不过有一点是特别值得信任的，

那就是，当男人们看见九娘后，不妨对她滋生拥抱、亲吻、甚至性

交的冲动。

　　　　２、虽然九娘并没跟九叔晤过面，但九娘还是确信九叔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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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副强壮的体魄，至少不应该是缩头乌龟。九娘夸张地从花轿

窗户向外窥视，远远的枫树，一树的红叶把小河映照得通红。小

河岸上聚集了一堆人在看他们的轿子，吹唢呐的人不时又落伍

了，与他们的轿子并在一起。九娘第一次兴奋了，九娘不仇视出

嫁了，九娘感觉到蚂蚁搬家样的迎亲队伍的美丽，她开始感觉婚

嫁的豪迈，她再不怨她娘不让她看九叔了。九娘乐着乐着就拢九

叔家，没想到这竟然是桃庄最后一次用花轿子迎新娘。这在桃庄

用花轿迎亲的历史上，算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两鬓斑白的四奶奶给九娘押衣饭碗时，赠送了一只玉镯给

九娘，四奶奶在放玉镯的时候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四奶奶仿

佛一下就轻松多了。旁边的客人也皆大欢喜，把个婚礼搞得热闹

非凡。桃庄人的习俗，凡是新娘入洞房时，年轻的同辈们总伺机

阻挠，有要新郎与新娘当众搂抱的、有要新郎背着新娘走的。固

然统称闹洞房。当时瓦正阳和瓦正奇就醒目地夹在人群之中。九

娘领走了衣饭碗和玉镯朝客人们莞尔一笑冲向了洞房。九娘的

脸是面对观众，而笑却在不断地飞跃，飞跃现实，也飞跃未来。

　　　　当瓦正奇与瓦正阳雄性地不让九娘过时，九娘仿佛来了一

个蛙泳就让他俩吓得不知所措，急忙躲开。这一点大家是太明白

不过了。就是九娘看透了九叔的本质，他憨厚、笨拙、麻木得如一

尊木偶，他完全丧失了给九娘作丈夫的灵气。同时九娘，已经难

以悟出自己应该从哪儿爱着九叔。好在九娘爱着面子，她始终没

有发着，始终没有破坏这个从表面显得非常和谐的氛围，没有破

坏这个氛围，就是没有让桃庄瓦氏家族的人们失望。

　　　　当九娘向洞房冲刺，并莞尔一笑时，四奶奶也嫣然一笑了。

四奶奶的笑，夸大地反应出她为九个子女操劳一生，终因九娘的

到来而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那么玉镯的用场也就显而易见

了；二是代表四奶奶完成了光宗耀祖的大动作、大举措，使四爷



爷家世代相传、不得疏漏；三是把九娘紧紧地跟九叔系在一起，

这是一种荣光，同时也是一种慰藉，多么的温馨啊！

　　　　九娘跟九叔结婚当晚，九娘托起玉镯对着烛光照了又照，她

好象看见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透明的玉镯，她看见的是一片

混沌和模糊的影子，她焦急地询问九叔，说：“这是真的吗？”坐在

一旁的九叔扭扭咧咧的说：是⋯⋯真的⋯⋯哩⋯⋯啊！

　　　　九娘不再盘问，她较为麻木地戴上了这个模糊的影子。也就

明正言顺的成了四奶奶所辖区域的一朵小花，或者说，顶多也就

是一只绵羊而已，反正不能当成为一棵大树，当然也就不能成为

一只母夜叉了。

　　　　３、九娘似是而非的守在九叔的坟茔前哭了两个下午，实可

谓声泪俱下，造成了一个凄凉悲伤的氛围。可九娘的确内疚，身

为九叔的妻子，没好好照顾九叔，反倒为别的挣扎的男人卖着力

气。九娘自己也蒙了，她就守着九叔的坟茔为着别的男人而哭一

般，声泪俱下，凄凄切切，好不惶恐。不是吗？荒凉的山间野地，

确乎远离了桃庄本身很远很远，桃庄瓦氏家族的人们哪能听见

这儿有一只悲恸不已的声音：你死了啊，我怎么一懂事就言不正

名不顺呢？你没有帮我什么忙就走了，你也没帮上你爷的忙就走

了，你知道么，你就因你里头上的包皮不能翻开，就断送了你爷

上的香火！是呀，我有一对光荣的儿女，他们是可以代表瓦氏的

香火，可不是你传下的呀！你安息吧，像一只孤独的鸟雀，飞吧，

飞到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去⋯⋯

　　　　哭罢，九娘又点上一柱香，一张纸。九娘，你就用你最悲恸的

情怀来为九叔哭吧，瞧过去你都像一个精疲力竭披头散发的老

妈子了，你难道不是一个老妈子吗？五十多岁的女人了，脸上布

起了皱纹，想当年，你矮矮敦敦、滋滋润润，确乎一个响当当的女



人。九娘哭后，在清亮的小河里照着自己憔悴的身影，她一边打

量自己的容貌，又一边絮叨个没完。

　　　　九叔死这天，九娘因为瓦正阳承包桃园的事，去过瓦正阳

家。要说九叔临死前与九娘没有个照面，那也说不过去，他们还

一起共享过午饭哩。午饭时，九叔还很有先见之明的絮叨了许

多，但都很难表达出他的本意。由于絮叨的内容多了，九娘也就

可以进行演绎了，九叔要告诉九娘的内容是：你就不要帮瓦正阳

了吧，他有他合法的妻子，你以为瓦正奇就是省油的灯吗？你瞎

折腾什么呢？用毛主席老人家的话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你，姚素英，你连自

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吧？九娘诧异了，她夹了一口菜塞到嘴里。

她一边咀嚼，一边思考，九叔是说不出这样有深意的话的，这完

全是她自己的幻觉。如此空前的说教，无论如何，他瓦老九也是

说不出来的。九娘停下了一切活动，她用富有张力的眼睛搞定了

九叔的脸，像一部富有审美情趣的侦探器，检测着九叔，把九叔

的一举手一投足音容笑貌，都检测了出来。的确九叔要表达的，

就是这个意思。

　　　　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九叔跟九娘诀别前的最后絮叨了，九

娘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感慨道：真够凄惨啊——

　　　　瓦正阳和瓦正奇这两个人物，在九娘跟九叔结婚时，他们彼

此都才迈进青年时代。他俩非常气盛，论其容貌他们都可以堪称

桃庄的帅哥们儿，他俩又有礼节，真是桃庄解放后几十年风云变

化的结晶，也是桃庄瓦氏家族的一大骄傲。没有他们俩个，我们

就容易被历史所迷惑，或混淆，从而我们的生命也将变得枯燥无

味。

　　　　文化革命前期，瓦正阳在桃庄的政治舞台上占了上峰，那是

宣传干事老龙，看见瓦正阳的名字的刹尾一个“阳”字，阳者，太



阳也。就是有让劳苦大众从黑暗中得到解脱，重见光明的意思。

宣传干事老龙在群众大会上，提高了嗓门大喝一声：成了，阳者，

太阳也。我们桃庄总算有望了。就让瓦正阳当桃庄队长好了！

　　　　话音刚落，社员群众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另一方面，怀

着对瓦正阳本身的信任而掌声四起。瓦正阳成了队长后，大家欢

呼雀跃，就像把桃庄生产队的边远氛围，带进了城市的热闹和繁

荣似的。瓦正阳有副锐不可挡的好身板，他像游魂一样在人们的

心中游来游去，他示范性地在桃庄社员们的面前，演示着怎么挖

土和犁田的技能。就像搞一场表演赛。社员们看了他的表演赛，

都觉得他当队长合适。但合不合适，差不多又没有社员们的决定

权。社员们只是叫花儿打光腿，穷欢乐而已。

　　　　４宣传干事老龙总是时时刻刻左右着瓦正阳，那也不是随

心所欲，而是为了完成任务。他责令瓦正阳带着桃庄生产队的社

员们去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具体什么尾巴，老龙也是叙述得不

明不白的。还是通过瓦正阳自己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才多多少少

知道了个大概。言下之意，就是要把那种带来经济效益的东西全

部毁灭。这还不明显吗，作为桃庄，目前看到的不外就是那片桃

树了，找点人把它毁了，不就得了吗？这还有什么不容易的呢？瓦

正阳想道。

　　　　那时的桃庄就是因为有一块美丽的桃园，才显得生机盎然

的。桃园春天开花，夏天结果。红艳艳的桃花，把桃庄映照出一

股儿喜气。还把人们的脸庞映照得通红，只要跨进春天，桃庄就

是一个红红的世界。夏天桃子渐渐红了，那些红红的果子，就像

一张张喜形悦色的红红的脸蛋。桃园附近有一条涓涓淌流的小

溪，小溪的水清澈见底，小溪的水曾一度被桃花染得绚丽多彩。

那儿的小鱼曾跃出水面，抢走一片片飘浮在水面上的、凋谢的花



瓣，然后又沉入水中游动，瞧上去就像是谁给它们掼上的口红。

现在瓦正阳要找人把桃树毁了，从内心出发，他也不情愿，但既

然上面已经把任务落实给你了，那么你还有什么打犟板的呢？于

是瓦正阳就毫不含糊的把这个任务承担了下来。

　　　　那一天，瓦正阳组织了桃庄生产队的人开会，其实开会是

假，最主要的是，只有开会才能最集中、最全面地挖掘出人才去

伐树。没想到这个在他看来是一条封闭的消息，还没有过夜，就

被人窃走了。从瓦长水的发言上就可以得出。瓦长水读过小学

四年级，在桃庄算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了，但比起瓦正奇，他又

要相差一篾片，所以，有些问题上往往又是处于被动局面。瓦长

水说道，依他之见，伐桃树是一种残暴的做法，这种做法只能给

桃庄的人们带来灾难。瓦正阳怒火中烧，说，放屁——你行，你说

说，哪儿有灾难嘛，为什么有灾难嘛？

　　　　瓦长水被瓦正阳问绝了，他心慌意乱的用手抹了一把额头

上被冷汗浸湿的头发，说，有灾害就是有灾害，我还跟你讲什么

理由呢？瓦正阳真真切切的被激怒了，破口大骂道：妈的，你以为

你是谁呀，嗯？跟老子我猖狂，我有你猖狂的，今天，你不跟老子

我，道个子丑寅卯来，老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不然老子们就把矛

盾向上交，看人家上级领导信我的呢，还是信你的。瓦长水被瓦

正阳问得无地自容了，他还是坚持用手抹了一把被汗水浸湿了

的头发，不由自主的说，我才说一句哩，就被你问得十不还一了，

算我不对，还不行吗？

　　　　瓦正奇听了瓦长水的这一番道歉似的话，很不是滋味，他觉

得瓦长水有什么错呢？灾害就是灾害嘛，还能跟他瓦正阳讲什么

理由呢？他便替瓦长水说了两句公道话，唉，队长，大庭广众之

下，像这样骂一个普通社员怕不对吧？亏你还是一个队长哩。原

本瓦正奇也是要攻击砍伐桃树的，作为一个聪明人，作为桃庄仅



有的初中毕业生，作为桃庄人称谓的秀才，他不能直截了当的去

提这个事，他得侧面一点，否则他不但暴露了自己的目标，更大

程度上也体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

　　　　尽管如此，他的这种说法，还是没有遮住瓦正阳的感觉，瓦

正阳说，瓦正奇，你就不要烧阴阳火了，你跟瓦长水也好不到哪

里去，你们也是一丘之貉。瓦正奇见势不妙，也没敢较劲，便妥协

了下来，说，我只不过说说而已，队长，你要骂就骂吧。

　　　　瓦正阳见瓦正奇妥协了，他便更是盛气凌人，就像抓到了一

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说，弹尽粮绝了吧，我就知道你就只有那

么大一把水，告诉你，要想跟我斗，还没有生那根人。此时此刻，

社员们在台下叽哩咕噜的吵闹了起来，好象都上升了一股火气，

觉得瓦正阳有理不饶人。但又没有大明公道的抖出来。瓦正奇

呢，像一棵萎蔫的树一般，缩在一个不很醒目的地方，再也不插

嘴了。

　　　　从发言的先后程序上看，先由瓦长水开路，然后由瓦正奇补

后尾。言下之意就是先由瓦长水探探路，再由瓦正奇来个河翻水

涨。而且瓦长水能够大胆的说话，完全不是他自己的意图，完全

是瓦正奇在幕后操纵的结果。瓦正阳回到家就专门分析了这个

问题。瓦正阳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这里面虽然他占了上峰，但总

感觉他不过是采取了权力过压的形式来解决的，而不是他的真

正能力的具体体现，某种意义上说，瓦正奇真还没把他放在眼里

呢。他还得另外想办法收拾收拾瓦正奇。

　　　　５、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帮朋友，他们满口的吵着

嚷着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外还责令瓦正阳寻

思一个反革命斗斗看，因为那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清理反

革命的材料，没是反革命的，想方设法都要弄成反革命。还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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